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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强晓玲、刘梦妮

　　“‘100 岁只能争取，95 岁一定保证’……
老爷子你要不要说话这么算数啊！这才刚过了
95 ……还有 4 天，就 4 天，就陪人艺走过完整
的 70 年了啊……”
　　 6 月 8 日深夜，北京人艺工作人员孙丹在
微信朋友圈写道。
　　此时距离 6 月 12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
院七十周年纪念日仅差 4 天。
　　然而，陪伴人艺 70 年的“七一勋章”获得
者，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在这一天却永远
地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话剧舞台，享年 95 岁。
　　《北京人》里沉默寡言的曾文清，《茶馆》里
意气风发的秦二爷，《蔡文姬》里风流倜傥的董
祀，《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蓝天野被誉
为中国话剧“活化石”。1952 年，北京人艺正式
建立，25 岁的蓝天野成了第一批演员。更多观
众认识他，是电视剧《封神榜》里的姜子牙。
　　他一生演过 70 多部话剧，导演舞台剧 10
多部，90 多岁，依然活跃在话剧舞台。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94 岁的蓝天野作为中
国戏剧界唯一入选者，获颁“七一勋章”。
　　近日，随着北京疫情好转，人艺逐渐恢复线
下演出。建院七十周年纪念演出《茶馆》开始售
票，已发出的海报上，作为《茶馆》第一代演员，

“复排艺术顾问”一列印着“蓝天野”的名字。
　　在北京人艺工作人员眼里，大家依稀记得
2021 年年初，94 岁高龄的蓝天野，拄着拐杖
走进北京人艺排练场，担任历史大戏《吴王金
戈越王剑》导演。面对后辈青年演员，他说：“作
为一名艺术家，德艺双馨，德永远在第一位。进
入到北京人艺，我希望你们首先要做一个好
人。”

“七一勋章”获得者

　　“正在向我们挥手致意的这位功勋党员，就
是蓝天野。他今年已经 94 岁了，入党将近 76
年，是北京人艺的原演员、导演。他将一生奉献
给人民文艺事业，为中国话剧艺术的繁荣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2021 年 6 月 29 日，央视实时转播的“七
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一身深色西服，打着领带，
神采奕奕的蓝天野走下礼宾车，坐上轮椅进入
神圣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蓝天野老师对于北京人艺，就像一面旗
帜，一个精神支柱。”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此
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蓝天野在获得“七一
勋章”时，剧院里从上到下都非常激动，“为蓝天
野老师获得如此高的殊荣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
豪”。
　　戏剧是蓝天野一生钟爱的事业。但很少有
人知道他最早感兴趣的是绘画，走上戏剧这一
行起初是为了做好党的工作。
　　 1945 年，18 岁的蓝天野正在国立北平艺
专学习绘画。离家数年的三姐石梅从解放区回
来，作为地下党员的她，这次回家的任务之一就
是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家就自然成为北
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姐姐是个特别有凝聚力的人，蓝天野喜欢
围在她身边。姐姐带来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
主义论》等白纸封面的小册子，成了蓝天野最早
接触到的革命思想。
　　这些进步的思想，点燃了 18 岁蓝天野的
热情。他开始主动为姐姐分担一些革命工作。姐
姐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电台的信息时，蓝
天野就负责记录，他还成为北平地下党的交通
员，经常骑着自行车从西直门出发到西山，专门
负责运输情报文件和物资。
　　看到他逐渐成熟起来，姐姐开始让蓝天野
做更多党的宣传工作，并介绍他入党。
　　因为身处敌占区的危险，蓝天野入党没有
仪式，没有宣誓，但他生前清楚记得那个日
子——— 1945 年 9 月 23 日，经上级党组织批
准，蓝天野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像人会记得自己的生日，我永远不会忘
记这个日子。”蓝天野生前曾表示，他从那天起
就对自己说，“你是个党员，你就把你自己的全
部都交给党。一辈子听党的话。”

　　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蓝天野生前曾回
忆：“自幼生活在沦陷区，我亲身经历过日本
帝国主义统治下老百姓的悲惨生活。三九天
早晨起来，常能看到在路边冻死饿死的人。再
长大一些，我看到了国共两党的不同，所以我
入党是很质朴的想法。既深感不能再当亡国
奴，更觉得，只有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有希
望。”
　　在旁人看来是高风险的工作，可在蓝天
野看来并没有什么，唯独让他感到遗憾的是，
那时候年纪太小，“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蓝天野第一次登台演话剧，是在国立北
平艺专时，同学苏民拉他参加学生剧团，蓝天
野演了《日出》里的黄省三一角。后来，为了更
好地宣传革命工作，共产党地下组织成立了
北平剧联党支部，蓝天野成为其中骨干人员。
因为外形条件好，应组织的要求，蓝天野彻底
放弃了先前所学的美术专业，转而从事戏剧
表演，带头为革命宣传工作出人出力，无怨
无悔。
　　 1946 年 11 月，蓝天野加入由周恩来、
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演剧二队任演员，在《孔雀
胆》《大雷雨》中担任重要角色，走上了专业演
剧的道路。后来到华北大学文工二团任演员，
排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等剧目。
　　 1948 年，当时还叫王润森的蓝天野，因

接到上级任务离开北平去往解放区，在途中，
他响应组织的提议，弃用本名王润森，改叫蓝
天野。当时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后
来成为中国戏剧表演领域最为浓墨的一笔。
　　 1952 年 6 月 12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建院，蓝天野成为剧院的第一批演员，之后担
任导演。
　　北京人艺原导演苏民曾感慨，蓝天野身
上拥有一种难得的高贵气质。“如果不懂得什
么叫作献身，什么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也就
不懂得什么叫作崇高，也就不会拥有生命的
激情与创造力，不会成就高贵的品格。”

“戏要落在地上”

　　蓝天野去世一天后，6 月 9 日晚，《茶馆》
再度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这部由老舍创作、
蓝天野等人主演的戏剧，一直是北京人艺的
经典剧目。
　　 1956 年 12 月 2 日，老舍来到北京人
艺，为全体演员念他的新剧本《茶馆》。“听老
舍先生念剧本就是一种乐趣，他一边念一边
讲，有时还站起身来比画……念完后，群情激
奋！难得精彩到这份儿上的剧本。”多年后，蓝
天野的回忆仍让人感受到他的兴奋。
　　剧本读完，人艺宣布可以“申请角色”了。

这是人艺的一项制度，确定要排某个戏后，演
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意愿，申请演某个
角色。
　　当时的蓝天野，虽然被剧本深深吸引，却
没有主动申请，因为他始终没想好，茶馆里三
教九流的人物，他能演哪一个。没想到演员名
单公布，蓝天野被安排演秦仲义秦二爷，这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却不是蓝天野所熟悉
的人物，该怎么演呢？
　　在老舍、焦菊隐等人的安排下，蓝天野和
其他演员一道，首先做的是体验生活，他们跑
遍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观察各种老北京人。
蓝天野甚至还在路边算命的人那里算了一
卦，其实是为了琢磨对方的言谈举止。“当年

《茶馆》首次排练，花在体验生活上的时间和
精力，比用在排练过程中的还要多。”晚年的
蓝天野这样说。
　　这样脚踏实地的练习对蓝天野影响至
深，后来他反复教导北京人艺的年轻演员，

“你表演，别飘在那里，表演最忌讳虚假造作。
你们的戏要落在地上。”“艺术扎根人民，要为
人民服务，年轻人应坚持体验生活的创作传
统。”“你们学的都是表演方法。比表演方法更
重要的其实一个是文化修养，一个是生活积
累，甚至生活积累更重要”……
　　 1989 年，62 岁的蓝天野饰演电视剧

《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拍摄前，他特意前往白
云观，向那里的道长请教各种道教法术的样
式。戏中姜子牙的武打动作，他都是自己完
成，没有用替身。他还根据自己对姜子牙和周
文王人物关系的理解，重新写了“文王访贤”
这场戏。
　　电视剧中，蓝天野将姜子牙的仙风道骨展
现得精彩绝伦。至今，对很多人来说，一提起姜
子牙，脑海里就会呈现出蓝天野饰演的形象。

“姜子牙位列仙班。”一位网友这样形容蓝天野
的去世。
　　离休后的蓝天野，有 19 年没再演戏。2011
年，在北京人艺的邀请下，蓝天野再度出山，参
与剧目《家》。多年没有登台的蓝天野，挑战了一
个更有难度的角色，过去一直饰演正面人物的
他，主动要求饰演《家》中伪善的冯乐山。
　　排演中，蓝天野曾不小心摔伤，手指骨折，
但他起身后的第一句话却是：“对不住大家，让
各位受惊了。”第二天，他带伤出现在排练现场，
还要求导演让自己上场。在蓝天野心中，“戏比
天大”的观念多年来从未变过。
　　“先生年过九旬，当你以为他必是老态龙钟
了，可先生却能在舞台上继续演绎各种高难度
的角色，大段的台词他依旧吐属清晰，声如洪
钟，技艺精湛，充分体现了一位表演艺术家的敬
业精神和艺术风范。”著名舞蹈家沈培艺这样描
述晚年活跃在舞台上的蓝天野。
　　 2015 年，88 岁高龄的蓝天野执导瑞士戏
剧《贵妇还乡》，一次排演中，有位年轻演员的肢
体动作始终不到位，蓝天野干脆扔掉手里的拐
杖，倒在地上为他做示范。
　　这一举动吓坏了旁边的人：“您这么大岁数
了，这样做很危险。”
　　“为人艺培养人才是我分内的事，有什么豁
不出去的。”蓝天野这样回答。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

　　“爷爷，您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剧院 6·12
当天纪念活动，希望能放一段您的贺词，您能给
录一段吗？”
　　“我现在住院，大约几天后回家，我可以录
一段。”
　　“爷爷，用我托一个朋友过去帮着录吗？”
　　“不用，我可以录。”
　　这是 5 月 21 日，蓝天野与孙丹的微信聊
天记录，也是他们二人之间最后的通讯记录。
　　“他最后给我的回复是，6·12 院庆，他要自
己给我录一段，脑子依然清清楚楚……”蓝天野
去世后，孙丹在朋友圈表达哀思，“老一代艺术
家，我们大多只有仰望的份儿，但您真的是我们
这一代有太多接触的唯一一位老艺术家。而今
天，爷爷走了……”
　　在冯远征看来，蓝天野更像是北京人艺
的定海神针。“每每看到他们，我总是在想，我
到了八十多岁还能演戏吗？我到了八十多岁
时，还能像他们那么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
吗？但话说回来，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对于
其他演员来说，他一下子就能把身边人的心
气调动起来。”
　　“德艺双馨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
演戏。”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的冯远征
说，这是蓝天野留给北京人艺珍贵的精神财富。
　　不仅仅是北京人艺，蓝天野去世的消息，也
让整个网络弥漫着不舍与哀伤，网友们纷纷献
上自己的祝福与哀思，“蓝老，一路走好”“致敬，
走好”……
　　其实，蓝天野 95 岁的人生，已足够丰盛而
精彩。那位骑着自行车为党组织护送情报的少
生，那位听从党的安排走上演员这条路的青年，
那位在《茶馆》《北京人》《蔡文姬》等剧目中塑造
出鲜明人物形象的实力演员，那位在 85 岁高
龄担任现实题材大戏《甲子园》艺术总监的老
人，在口述回忆《烟雨平生蓝天野》中，他回顾自
己的一生说：“回首八十七载岁月，从记忆中捡
拾起片片落叶，有过弯路和虚度，也有过充实和
自得，或欢愉，或无奈，或悲愤，因成以往，都化
做自己心中淡淡的趣事。”
　　为这本口述回忆做整理的罗琦，用曹禺话
剧《原野》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蓝天野：“大地是沉
郁的，生命藏在里面。”

大 地 是 沉 郁 的 ，“ 戏 要 落 在 地 上 ”
追记“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艺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记者杨淑君）9
日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剧目《茶馆》在首
都剧场上演，观众在现场再度感受老北京裕泰
茶馆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在经典演绎中体味人
艺的历史记忆。
　　 6 月 12 日，北京人艺将迎来 70 岁生日。从

《龙须沟》《雷雨》，到《茶馆》《蔡文姬》，再到《哗
变》《天下第一楼》…… 70 年来，一部部剧目长演
不衰，串联起一幅古今中外、包罗万象的画卷。北
京人艺用三百多部作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艺术
家，与舞台下几代观众共同见证时代变迁。
　　 1951 年初，北京人艺诞生前，时任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的焦菊隐受托执导话剧《龙须沟》。
作为北京人艺的奠基之作，《龙须沟》选取老北

京南城的龙须沟附近老百姓的生活为创作对
象，描述了这条臭沟改造中老百姓生活发生
的变化。于是之、叶子、郑榕等老一辈表演艺
术家塑造出了一大批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
感染了几代观众。
　　 3 月 29 日，伴随经典剧目《雷雨》的上
演，“北京人艺建院七十周年纪念演出季”正
式启幕。“《雷雨》是演不尽的，也是说不完
的。”剧组的每一位演员都在反复的舞台锤炼
中，去传承经典。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的处女作和成名
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作之一。北京人
艺第一版《雷雨》首演于 1954 年，经过 68 年
600 余场的演出，传承至今，已经成为北京人

艺的“看家戏”和“压舱石”。
　　一部《茶馆》，半部中国话剧发展史。1956
年，老舍创作三幕话剧《茶馆》，以老北京裕泰
茶馆的衰败为背景，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线
索，展现了戊戌变法后、军阀混战时期和抗战
胜利后中国三个时代的社会变化。1958 年首
次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引起轰动。
　　对于北京人艺的演员来说，《茶馆》的每
一次演出就像一次家庭聚会。作为北京人艺
大戏，《茶馆》自首演以来，60 多年过去了，如
今依然一票难求。20 世纪 80 年代，《茶馆》
代表中国话剧走出国门，让中国话剧进入了
欧洲的视野。此后，《天下第一楼》《知己》《李
白》《我们的荆轲》《我爱桃花》等一批富有中

国特色的精品剧目交替赴海外巡演。
　　除了“走出去”，还有“引进来”。70 年来，大
量优秀外国剧作曾在北京人艺上演。以《哗变》
等作品为代表，为国内观众打开了一扇沟通不
同文化的窗户。
　　近十年来，北京人艺不断排演保留剧目，令
经典常演常新。同时，继续话剧民族化探索实
践，着力打造新京味作品。继《我们的荆轲》之
后，先后推出《司马迁》《杜甫》等大型历史剧；曹
禺剧场启用后，连续排演三部曹禺经典作品《日
出》《原野》《雷雨》。
　　时光流转，这座以人民命名的剧院，于舞台
方寸间耕耘，于岁月沉淀中收获。幕起幕落，经
典相伴 70 年。

幕 起 幕 落 ，北 京 人 艺 经 典 剧 目 相 伴 7 0 年

▲蓝天野在接受采访（2021 年 6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蓝天野（右）参加北京人艺话剧《家》带妆彩排（2020 年 1 0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史春阳摄）

  ▲蓝天野（左一）在首都剧场指导演员排戏（201 7 年 5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

  ▲ 6 月 9 日，演员梁冠华（中）、杨立新
（左）、濮存昕（右）在表演。
         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